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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rration is the bridge connecting original literary works and adapted films.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media that literature and films rely on, with the former relying on words, while the latter 
relying on sound and image,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on and cinematic nar-
ration. The original novel On Chesil Beach and its film adaptation present two distinct and attrac-
tive narrative strategies for readers and audience. It can be seen that literary narration and cine-
matic narration are both interrelated and unique by analyzing the resetting of narrative perspec-
t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plot 
in the film adaptation. These two strategies jointly present different art forms and bring different 
aesthetic experience to readers and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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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叙事是连接文学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桥梁，但因文学与电影依托的媒介不同，前者依赖于文字，后者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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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声像，使得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又存在着差别。《在切瑟尔海滩上》的原著与电影为读者及观众呈现

了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各具魅力的叙事策略。通过分析该改编电影中叙事视角的重置、叙事时空的转换及

叙事情节的重构，可以看出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既相互关联，又独具特色。两种叙事方式并无优劣之分，

共同为读者及观众呈现别样的艺术形式，带来不同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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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切瑟尔海滩上》 (On Chesil Beach)是英国“国民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于 2007 年

发表的小说。2017 年，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由麦克尤恩本人编剧、多米尼克·库克导演后搬上大银幕，

由好莱坞影星西尔莎·罗南(Saoirse Ronan)及比利·豪尔(Billy Howle)领衔主演。麦克尤恩的小说被多次

改编成电影，比如 2004 年的《爱无可忍》(电影版)、2007 年的《赎罪》(电影版)、2017 年的《在切瑟尔

海滩上》(电影版)与《儿童法案》(电影版)。麦克尤恩本人也多次参与影片的编剧工作，这说明作为一个

小说家，他对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行为是认可的。小说中讲述的故事发生于 1962 年的英国，围绕着主

人公爱德华和弗洛伦斯这对新婚夫妻展开。故事开始于他们度蜜月的旅馆，在描述这顿让人没有食欲的

晚餐和令人尴尬的新婚之夜的过程中，麦克尤恩运用闪回、心理描写等叙事手法再现了两人的家庭背景、

成长历程、相识过程等。 
文学和电影都是由精彩的故事和复杂的情节构成，叙事性是这两种艺术的共同之处。小说立足于文

字，采用描写、抒情、议论等方法进行叙事；电影立足于影像，通过演员的表演、镜头的组接、多种资

源的综合使用进行叙事。因此，从文学叙事到电影叙事是一个美学的转换过程，在这个将语言文字转化

成电影画面的过程中，其叙事策略必然因为媒介的变化而变化。国内学者已经对原小说的叙事手法有所

研究[1] [2]，而《在切瑟尔海滩上》的改编又让读者及观众体会到两种叙事方式不同的魅力。加拿大后现

代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指出，“改编总是涉及(重新)阐释与(重新)创造；这既是一种借用

(appropriation)，也是一种挽救(salvaging)”([3], p. 8)。因此，电影改编可以被看做是对原小说的一种重新

阐释，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导演、演员等人物的新想法。罗伯特·雷(Robert Ray)也指出，电影改编不是

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拙劣模仿：它是一种“引用”，并融合到一个新的语境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被重新诠

释[4]也就是说，电影改编与文学作品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关系，两者是在不同语境下对同一故事的叙

述。本文将着重考察电影与原著在叙事视角、叙事时空及叙事情节上的差异，指出文学与电影的叙事方

式是不同的，但电影改编只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便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解读，为观众带来不同的美

学体验。 

2. 叙事视角的重置 

胡亚敏教授在《叙事学》引入了叙事学家热奈特的“聚焦”概念，她指出叙事视角有非聚焦型、内

聚焦型及外聚焦型三种[5]。在非聚焦型视角下，叙述者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知晓故事中所有人物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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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内聚焦视角则是从一个或几个人物的视角出发，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意识来展示所见所闻，因而带

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在小说中，麦克尤恩综合运用了非聚焦型视角与内聚焦视角进行叙述，叙事者作为

故事外的第三人，采用非聚焦型视角将爱德华与弗洛伦斯的故事娓娓道来。透过非聚焦型视角，读者得

以知晓他们各自的成长、相知相爱与分道扬镳的历程。爱德华和弗洛伦斯的内聚焦视角则表现出大量的

心理活动，更加细腻、真实地塑造人物形象，弥补了非聚焦型视角的不足。这种内外结合的叙事视角首

先对人物塑造有重大影响。小说中对弗洛伦斯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爱德华的视角，在他的凝视下，弗

洛伦斯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她有着“影调变幻不定的浅褐色眸子……睫毛既浓且黑……精雕细琢的

五官……下巴的线条坚实有力……她骨架宽大……她的乳房……是小小的那种”([6], p. 16)。同样，对爱

德华的描述也是借弗洛伦斯之口：“松松垮垮的白衬衫，袖子直卷到胳膊肘，下摆几乎都露出来啦……
还有灰色的法兰绒长裤，膝盖上打着块补丁，橡胶底的帆布鞋邋里邋遢，脚趾头那里都快磨破啦。头发

也挺长，差不多要盖住耳朵了”([6], p. 67)。但这两人的形象没有直观的呈现，读者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

验进行想象。同时，在原著中，内聚焦视角形象地揭示了爱德华与弗洛伦斯内心真实的想法。比如，小

说结尾对两人的心理描写十分精彩，弗洛伦斯觉得爱德华出丑是因为他的身体有问题，爱德华则认为弗

洛伦斯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尊重或者取悦父母才与他结婚，“麦克尤恩巧妙地运用视角反转来讲述同一个

事实，将夫妻双方隐藏在心里的疑问同时曝露于读者面前，在揭示人物内心伤痛的同时也渲染了悲剧力

量”[7]。 
读者能够从小说的文本中获得相关的信息，但电影无法将文学作品中的描述性文字直接展示，也无

法将人物内心的想法直接呈现。然而，作为另一种艺术形式，电影能够通过声音与图像传播信息。声音

主要体现为对话及音乐的运用，图像则主要体现在镜头、光线和色彩的使用。 
首先，电影将小说中无声的陈述变成有声的对话。因此，电影叙事语言最为明显的改变便是将小说

中的平铺直叙改成人物间的对话。例如，书中直接通过叙事者的语言描述弗洛伦斯喜欢爱德华的原因：

“她觉得他很特别，跟她见过的那些人都不一样。但凡他排个队候个诊什么的，他的上衣口袋里就会揣

上一本平装书，通常是历史书”([6], p. 10)。但在电影中，这段文字被改编成弗洛伦斯与妹妹露丝的对话，

以露丝提问，弗洛伦斯回答的方式呈现。再比如，小说中仅有一段文字描述了弗洛伦斯提出乐队演奏莫

扎特五重奏这件事情，而电影中则添加了小说中没有的对话，通过弗洛伦斯与朋友们的对话体现出她在

音乐上的自信与果断，令人印象深刻，从而与她在婚姻及性上的纠结与犹豫形成对比。如果说对话能够

从小说中找到直接的文字依托，那么电影中的音乐便是其独有的“语言”，在电影改编中添加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其中，莫扎特的五重奏被真实地演绎，体现出弗洛伦斯对音乐梦想的追逐；爱德华在弗洛伦

斯家听的立体音乐见证了他们的互相爱慕；弗洛伦斯逃出旅馆时快节奏的背景音乐则渲染了弗洛伦斯想

要急切逃离的心情和爱德华尴尬和受辱的心情，推动了电影的叙事。正如哈琴所言，“电影中的音乐就

像一种乳化剂，可以消解并引领你的某种情绪”([3], p. 41)，反映了角色的内心世界，强调了戏剧效果，

也清晰地陈述了电影情节。 
与小说不同，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将影视形象直接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观众无需进行想象。在

电影一开始，主人公便在旅馆中出现，弗洛伦斯穿着一袭蓝色的连衣裙，头发一丝不苟。而小说中作者

对弗洛伦斯“矢车菊蓝”裙子的描述则在第三章才被提及。同样，爱德华则穿着西服，俨然是一位受过

良好教育的绅士。而在闪回中，第一次与弗洛伦斯相遇时，爱德华的穿着基本符合小说中的描述，只不

过这个放荡不羁、直率鲁莽的乡下年轻人形象在大屏幕上更加地鲜明生动。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富有、

精致、脱俗的弗洛伦斯，有着盛气凌人的母亲和志得意满的父亲，以及贫寒、粗率的爱德华，有着病重

的母亲、忧郁的父亲和乱糟糟的农舍。另外，在图像叙事上，本部电影十分注重特写镜头的使用。在蜜

月套房内，镜头多次聚焦于爱德华与弗洛伦斯的面部表情。弗洛伦斯的偷笑、爱德华眼神的游离，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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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物的面部肌肉都极为传神地表达出人物内心既兴奋又不安的复杂心情。同时，镜头还将爱德华扭

动不安的双脚、弗洛伦斯在额头上拂开一绺根本就不存在的散发的动作，以及弗洛伦斯的蓝色新婚礼服

拉链等细节放大展示在大屏幕上，将紧张、焦灼的气氛渲染地极为强烈，观众也不由得屏住呼吸，与剧

中的人物感同身受。为了凸显弗洛伦斯抗拒又害怕的心理，导演选用仰拍爱德华的脸，同时俯拍弗洛伦

斯的脸，形成一种弗洛伦斯受到压迫的感觉。观众在观影时也能够感受到压抑、窒息的氛围。除了近景，

导演还出色地使用远景来渲染悲剧氛围。在结尾，爱德华与弗洛伦斯在海滩上背对着背渐行渐远，在沙

滩、海水与天空的映衬下，两个人的背影显得格外孤寂。同时，这也与片头两人在沙滩上依偎而走的背

影形成对比，这两处远景的使用，不仅在形式上相互照应，而且在内容上引发观众的思考：或是叹息两

人的悲伤的爱情故事，或是沉思引发两人分道扬镳的原因，亦或是分析影片中的爱情、性与婚姻。此外，

在爱德华与弗洛伦斯的热恋期，影片多使用明快、活泼的色调，而在最后的海滩争吵时，色调却偏向灰

暗、阴沉，与人物的心情、叙事的情节相吻合。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的叙事视角在电影中得到了重置，《在切瑟尔海滩》的小说原著综合采用非聚

焦型视角与内聚焦视角，电影则依靠声音与图像，从第三方的角度直接呈现。小说的叙事更为内敛与细

致，需要读者的想象与推测，电影的叙事更为直接与明晰，直接刺激观众的感官。但这两种叙事视角给

观众带来了不同的审美过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3. 叙事时空的转换 

电影编剧及理论家乔治·布卢斯通(George Bluestone)认为，“小说的结构原则是时间，电影的结构

原则是空间。小说通过时间上的逐点前进来造成空间幻觉；电影通过空间上的逐点前进来造成时间幻觉。”

([8], p. 13)。小说更注重时间的迁移，时间安排是许多小说的鲜明特点；电影更注重空间的变化，通过空

间的变化凸显时间的变化，推动叙事的发展。 
小说原著的五个章节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穿梭，叙事速度也是快慢穿插，有张有弛。第一章是故事的

主线，即蜜月晚餐，但这一顿饭的时间，作者却用了 37 页(中译本)来叙述，而原因正是作者使用大量篇

幅描写心理活动。这种细腻的心理描写渲染出两人紧张的心情以及心理的矛盾，让读者为之提心吊胆。

第二章则运用闪回，交代了两人的相识过程、家庭情况等，这一章讲述的故事实际跨越了十年的时间，

但叙事的篇幅却相对较短。但对两人生活经历、兴趣爱好的交代却十分重要，因为这体现出两人的差异，

为第一章两人迥然不同的心理作了注解，同时也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设置了悬念。第三章则回到了故事

的主线，这一章同样注重心理描写，运用大量的意识流，从而放慢故事的叙事节奏。在对弗洛伦斯的心

理描写中，读者了解了她的真实想法，即“任何一方的渴望都不能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问题的关键是

爱，还要让对方自由”([6], p. 93)，这其实为最后的海滩对话埋下了伏笔。第四章则又是闪回，主要讲述

了两人初识后的交往，及两人与对方父母的交往。当爱德华初次去弗洛伦斯家做客时，无论是他住的“小

房间”、镶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彩色玻璃窗和上光软木砖，还是弗洛伦斯父亲的工厂、现滤的咖啡、新鲜

无花果，都让爱德华耳目一新。从作者大篇幅的叙述中，读者能够感受到爱德华与弗洛伦斯家庭的格格

不入，他在这个家庭中处于“服务”与“顺从”的地位。同时，爱德华与弗洛伦斯的兴趣爱好也截然不

同，弗洛伦斯沉浸于古典音乐当中，热衷于五重奏，爱德华则更热爱摇滚音乐，喜欢歌星查克·贝瑞。

第五章则又一次回到主线时间，聚焦于两人在沙滩上的争吵，其中心理描写再次突出他们对对方缺乏了

解，没有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随后，作者用寥寥几个段落交代了他们未来的生活，给读者留下大片想

象的空间。郭国良认为，“小说最后的简短述说正是点睛之笔”[9]，既没有草草结束，也没有详尽叙述，

是麦克尤恩有意而为之。 
电影则对原著的叙事时间作了调整，通过空间上的转换连接现实和过去，从而实现时间的流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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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画面需要对时代背景进行交代，电影的布景、道具越讲究，电影效果也越真实。在电影中，蜜月套房

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场景，餐桌、窗户、婚床都有了具体可感的事物，也让观众一睹 60 年代英国旅馆的摆

设。此外，蜜月套房这个具有象征性的空间暗示着故事的主线，镜头一切回到套房，便将观众的思绪拉

回现实，而镜头一旦切换到其他的空间，观众便知道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在闪回的片段中，导演则借

助蒙太奇的手法切换事件发生的空间，核裁军集会的厅堂、河岸边、爱德华家的农舍、弗洛伦斯家的别

墅不再是小说中抽象的存在，而成为了具体、鲜明、形象的真实建筑和场景。爱德华的家位于切尔顿山，

电影中突出了此地优美的自然风光，也展现出家中的拥挤与脏乱；而弗洛伦斯的家则是一幢建于维多利

亚时期的哥特式风格的大别墅，导演则选用具体的家具、摆设展现了这栋建筑，使得观众对弗洛伦斯家

的富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筑和场景不仅提供了时空背景，也满足了观众的视

觉感官。这些场景的切换实际上将观众带入到不同的时空中去，一个空间代表着一定的时间，从而将两

人的相遇、相处、分手更加生动、立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麦克尤恩向来是掌控叙事时间的高手，《在切瑟尔海滩上》独特的叙事时间也受到国内外评论家的

关注。在电影改编中，导演没有完全摒弃原小说的叙事框架。但小说更注重时间的切换，读者更能感知

时间的变化，而需想象空间的变化；电影更注重空间的切换，观众需通过空间的转换推测时间的变化。 

4. 叙事情节的重构 

如前文所说，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媒介，因此改编原著需要把原有的故事素材进行重新整合。

这意味着改编者需要对原著中的情节进行适当的增添、删减与改变。一般来讲，导演会增加具有强烈戏

剧冲突的情节，删减从属事件，改变有利于主题表达的片段，从而使得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故事主

线，调动观众的思考与情感。 
首先，弗洛伦斯在爱德华家中的生活在电影中得到了扩展。小说中只描述了爱德华与弗洛伦斯一起

走向特维尔荒原的场景，还有一些则体现在爱德华的回忆中：“关于那个下午，他只抓得住某些记忆的

碎片，某些画面”([6], p. 150)，其一是弗洛伦斯和他母亲坐在花园尽头的长椅上，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剪

刀和几本《生活》杂志，一边剪，一边闲聊。其二是妹妹放学之后，拉着弗洛伦斯去看了一位邻居家新

产下的小驴崽。其三是弗洛伦斯拿着一托盘茶点从屋里出来，走到花园里端给他父亲。然而，爱德华的

回忆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推测。在电影中，这些画面直接地呈现了出来，观众看到的就是一幕幕实际发生

的事情。同时，电影中还添加了大量弗洛伦斯与爱德华家人相处的细节，她陪玛约蕾作画、在家中井井

有条地管理家务，用增添的情节为小说中“那年夏天，梅休一家都爱上了弗洛伦斯”([6], p. 151)这句话

作了注解。情节的删减与增添对于塑造人物形象也有一定的影响，电影对于配角的诠释也随着情节的变

化而在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在电影中，为了突出玛约蕾这个因脑部损伤而有些神经质的艺术爱好

者的形象，导演及编剧通过全裸来诠释这个角色的特点。第一次是在花园中，爱德华的父亲喊他的两个

妹妹帮花园中裸体的母亲穿好衣服，第二次则是在弗洛伦斯拜访时，弗洛伦斯帮其整理好衣服，并与玛

约蕾合作临摹了一幅乌切洛的画作《狩猎》。导演增加这一幕的用意可能是为了突出弗洛伦斯与爱德华

一家和谐相处的关系，暗示着阶级差异并不是导致他们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同时，电影画面能够更好

地表现玛约蕾对艺术的痴迷，这也可能是麦克尤恩在小说中未能很好体现，故而借助电影表达他对艺术

的追求与热爱。 
电影中既有增添的情节，也有删减的情节。正如乔治·布卢斯通所认为的，“小说允许冗长，电影

却必须精炼”([8], p. 13)。导演常常需要删除描述性的内容及不利于视觉表达的事件来压缩时间、突出重

点。比如，小说中描述了爱德华与弗洛伦斯母亲关于哲学的一段讨论，但在影片里却没有展现，而是选

取更具镜头表现力的打网球事件突出爱德华与乔弗里的相处。同样，小说中大量的心理描写属于描述型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9.72010


沈珏莹 
 

 

DOI: 10.12677/wls.2019.72010 62 世界文学研究 
 

文字，电影中也无法直接呈现出来，如果用画外音则显得十分突兀，因此电影删除了这些描述型内容。

这是电影改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有些评论家或许认为这是一种遗憾，如黄一畅指出“电影擅长的是通

过人物、布景、音乐等手法来重组叙事过程，在话语层次难以做到文本的灵活多变，这就难以再现作家

炉火纯青的叙事手法”[10]。然而，以小说叙事的标准去评判电影叙事也有失偏颇。在观影过程中，观众

却依然能够感受到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这就有赖于演员出色的诠释及背景音乐、光线、色彩的辅助

作用。 
此外，电影的大部分情节都遵循了小说原著的框架，较为明显的一个变动便是对结尾的改写。小说

中只用寥寥几笔提到爱德华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后来始终保持单身，并未曾交代弗洛伦斯的结局。电

影中却改编成弗洛伦斯与大提琴手查尔斯·洛德威结婚，并有了小孩；这个小女孩到爱德华的唱片店里买

了一盘他们过去听过的唱片，爱德华由此推断出女孩的母亲便是弗洛伦斯，并在听到新闻后前去威格莫

尔音乐厅观看伊尼斯莫四重奏。弗洛伦斯在演奏结束后将目光投向 9C 座位，看到了遵守承诺前来观看演

出的爱德华。两人饱含热泪，却相顾无言。由此可见，电影更加注重对观众情绪的渲染，这种结尾会加

强观众对两人爱情的惋惜、对过往无法挽回的感伤，从而沉浸于电影想要营造的氛围里。而小说则留下

空白，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电影与原著孰优孰劣并无定论，电影也是导演和编剧对原著的一种

解读，是原著可能发生的一种结局。因此，只要没有过度或错误的解读，这种改编便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并与音乐、画面共同产生出新的艺术效果。 
《在切瑟尔海滩上》的叙事情节在电影版本中得到了适当的增加、删减与改变，这归结于两者不同

的艺术表达方式及导演对原作的解读。笔者认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叙事情节的重构更符合电影这种媒

介的特点，有利于获得艺术与商业的双丰收。读者可以从影片中获得更为直接流畅的叙事情节，观众也

可返回原著中感受更为炉火纯青的叙事手法，这两者并不矛盾。 

5. 结语 

正如毛凌滢所言，“小说叙事有小说叙事的魅力，而电影叙事也有电影叙事的魅力，它们的魅力在

各自的交际语境中得以散发、彰显”[11]。尽管讲述了同一个故事，文学与电影的叙事策略也是不尽相同

的。从一种艺术形式转化成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过程必然是艰辛的，这就要求电影在改编的过程中对原作

的叙事策略进行影视化调整。尽管“是否忠实于原著”仍然是评价改编电影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电影

对文学作品的改变绝不是照搬原著的叙事方法，而是在叙事视角、叙事时空与叙事情节上均有所调整，

以一种新的媒介传达原著的精神内涵，《在切瑟尔海滩上》便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在叙事视角上，小说

的非聚焦型视角与内聚焦视角相互结合，电影的声音与图像并用，分别给读者与观众带来不同的审美体

验。在叙事时空上，小说以时间变化暗示空间变化，电影以空间变化引导时间变化，前者注重读者的逻

辑推理，后者则调动观众的听觉与视觉。在叙事情节上，电影对原小说情节进行合理的增添、删减与改

变，使之更符合电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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